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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苏北里下河地区，从小是听着淮剧长大的，第一次接
触黄梅戏是1979年上初二的时候。那时，黄梅戏戏曲电影《天仙
配》解禁不久，有一天晚上邻村放映此片，等我们晚饭之后赶了几
里地，到达邻村村部的时候，广场上已黑压压一片全是人，甚至连
银幕的背面也站满了人。广场附近的草垛上，周边大树的枝丫上，
也都坐上了人。我们几个小伙伴，仗着个小，在人缝里挨挨挤挤，
总算找到地方站下脚跟。电影开始放映了，引人入胜的剧情、优美
动人的旋律、出神入化的表演，很快就吸引住了大家。大概放映到
一半的时候，一场大雨不期而至。以往看《地道战》《地雷战》等
烂熟于心的影片时，遇到这种情况，观众早就一哄而散，但那天放
映员打着伞护住放映机继续放映，场上观众纹丝不动。《天仙配》
看完了，我们也都成了落汤鸡。

从第二天起，《天仙配》就成了同学们经常谈论的话题。那时
学校校舍正在维修，我们被临时安排在一间狭长的村办厂上课，厂
房从前到后大概20米，老师在前面讲课，后面同学的小动作有时
实在难以察觉。我和一个姓张的同学坐在后排，我们经常在课堂上
嬉戏玩闹。有一天，不知同桌从何处得到一本油印的《天仙配》戏
曲唱词全集，我们喜不自禁，在课堂上照着唱词一句一句学唱，正
唱到得意处，猛然觉得教室里寂静无声，头一抬，只见老师怒目圆
睁站在我们面前。

后来又陆续看了两部黄梅戏电影，《牛郎织女》和《女驸马》，
自然也是喜爱得不行，尤其是那段“谁料皇榜中状元”，人人都能
哼唱几句。这三部戏的女主角演员都是黄梅戏大师严凤英老师，因
戏及人，我又对严凤英老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收集了许多有关她
的资料。1988年，《严凤英》电视剧播出，我更是从头至尾，一集
不落，由此了解到她苦难的身世、曲折的经历、精湛的艺术、璀璨
的成就和短暂的一生，为她惋惜，为她哀叹。从此以后，我时时处
处关注黄梅戏的有关消息，对黄梅戏名角如黄新德、马兰、吴琼、
韩再芬和杨俊等老师如数家珍。2008年，我在一所民办职业学校
兼任校长，曾带领几位中层干部进行过一次考察，其中一站就是来
到黄梅戏的故乡——安庆。晚饭之后，漫步江边，大街小巷，声声
黄梅调里夹杂着清凉的江风，沁人心脾。

2014 年，我担任扬州戏曲园 （艺校改扩建） 工程项目负责
人，在方案设计阶段，为了使项目不仅能满足扬州几家专业院团
办公、排练、演出的需要，更能体现项目的主体特点、满足艺校
教育教学的需要，不仅要兼顾各艺术门类的教学需求，更要突出
戏曲教学的亮点，我们决定进行一次同类学校的考察和调研。第
一站，我们选择了位于安庆的安徽省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这所
学校坐落于安庆市宜秀区大龙山脚下，夹在安庆师范学院和安庆
医药高专之间，于古色古香中，传递出守正创新的气息；于水色
山光中，培养了一代又一代黄梅戏人才。那时我刚刚从事戏曲教
学管理不久，黄梅戏学院的功能格局、场所分布、建筑层高、施
工工艺等等都给了我很多启示，为扬州戏曲园的设计提供了很多
参考。当时带队的领导之一，是时任扬州文广新局副局长、著名
扬剧表演艺术家、戏剧梅花奖得主李政成，它与韩再芬老师都是
中国文联梅花奖艺术团的成员。韩老师听说他带队来到安庆，虽
然人在外地演出，特地指示再芬黄梅艺术剧院的同志晚上接待我
们。晚宴之后，又安排我们来到“再
芬黄梅公馆”小剧场，欣赏了一台精
短的黄梅小戏。它通过主持人的娓娓
介绍和经典黄梅折子戏的演绎，让我
们对黄梅戏的起步发源、行腔特点、
流派特色、艺术成就，有了一个全面
的认识。我觉得这种容纳量不足百人
的剧场氛围，别具一格的座椅布局，
短小轻松的表演形式，于市场是一种
创新，于观众是一种享受，于艺术是
一种拓展。在后来扬州戏曲园设计
中，我们也借鉴了这种形式，不仅设计
了一个大剧场，也设计了一个小剧场。

在全国270多个剧种中，黄梅戏因
其委婉清新的唱腔、轻松欢快的表演、
平民生活的气息，早已走出安庆，走出
安徽，走向全国，如今已经位列全国五
大剧种之列。每晚临睡前听一段黄梅
戏，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黄梅声声
入梦来，迎接晨光照窗台，这样的生活
很有滋味。

黄梅声声入梦来
殷德平

以前我喜欢养
鸟雀，如鹦鹉、金
翅、芙蓉等，也喜欢
逛花鸟市场，听鸟
的叫声，观鸟的神
态。我只是单纯的
爱好，并不在行。

女儿很小的时
候，我常带她去花
鸟市场，面对各种
各样且五颜六色的
鸟雀，她认真观察，
甚至近乎发呆，也
不知她脑子里在想
什么。我问：“要不
要买一只？”她摇摇
头。离开时，她还不
忘回头再望一眼。

一天妻子拎着
一方形竹鸟笼回
家，里面有两只鸟
雀，一白一灰，形态
娇小，连同尾巴加
起来也不足两寸
长，这是我所见过
的最小的鸟。它有
着可爱的模样，尖尖的小嘴巴，圆溜
溜的小眼睛，翘翘的短尾巴，尤其
那一身光润顺滑的纯色毛，更是吸
引人。

女儿一进门便看见窗台上的鸟
雀，急忙放下书包，冲了过去。她取
下鸟笼放在桌上，跟着小鸟打转，还
将手指伸进笼中逗它玩耍。“我给它
们取个名字吧，就叫小白和小灰。”女
儿乐滋滋地说道。看来她已把小鸟
视为家庭成员了。

小鸟很精神，整天蹦蹦跳跳的，
插在笼子中间的一根木棍，是它们的
运动器材。鸟儿时而相互打闹，啄啄
对方，时而又紧紧依偎在一起，甜蜜
温馨。睡觉时闭着双眼，稳稳地伏在
小棍子上，稍有动静，立马警觉地昂
起头左右察看。

一根根细竹的组合，分隔成两个
世界，一尺见方的空间，那是鸟儿自
己的天地。小鸟想，外面的世界究竟
有多大？或许这一对小鸟从出生时
始，就处于笼中，不过倒也渐渐习惯
了这一生活模式，但飞翔的天性不会
泯灭，小白与小灰还是快乐地在笼中
舞来舞去，翅膀刚一抖开，即到达了
不是目的地的终点。

清晨，小鸟喉咙大开，吐出清脆
的叫声，开始新一天的生活。它们的
吃喝全由女儿操心，每天定时定量喂
食，不能多也不能少。女儿天天对着
小鸟言语，小鸟侧头斜望着她，那样
子就像能听懂人话似的。

时间一久，女儿与小鸟成了朋
友，也在它们身上花了不少时间和精
力。妻子见状不乐意了，这该多耽误
学习啊，后悔不该买这对鸟雀。她一
再责备孩子，还是未见明显好转。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妻子骂咧咧
地催女儿做作业，女儿答应得挺爽
快，身子却一动不动，依然留在小鸟
旁边，最后跟妈妈顶起了嘴。突然，

妻子气冲冲地一把拽开她，抄起鸟笼
狠狠砸到地上。受到惊吓的小鸟，凄
厉嘶鸣。鸟笼的门在撞击中被打开，
乱蹿的小鸟拍着翅膀顺势钻了出来，
在房间上方兜了两圈。女儿当时懵
了，撇着嘴傻傻地站在那儿，等她反
应过来时，小鸟已落在客厅窗台上，
眼睛盯着屋内，那是一双会说话的眼
睛。我们不敢上前，怕惊扰它，静悄
悄地期待它们飞回来。

越过一扇打开的窗户，小鸟已经
身处自由的境地了，可它们并没有急
于离开，而是在防盗网的栏杆上来回
游荡。女儿捡起空空的鸟笼，妻子打
扫完散落一地的鸟食，抬头一看，鸟
儿居然还在眼前。十分钟过去了，二
十分钟过去了，鸟儿依旧在窗外戏
耍，即将别离这个熟悉的环境和熟悉
的人，它或许有些不舍。几声响亮的
鸣叫，打破了寂静，小鸟向着阳光展
翅飞去，女儿趴在窗沿上，目光紧紧
追逐那远去的小鸟身影。看不见鸟
儿了，女儿落下了泪。

两天之后下了一场大雨，女儿嘀
咕：“不知小白和小灰可淋湿了？”

“大自然才是小鸟真正的家。
小孩长大以后也像鸟儿一样，放飞
出去，寻找更大的空间。”郁闷的女
儿听着妈妈的一席话，似懂非懂地
点点头。

我想起老岳父曾经养过的那只
画眉鸟，一次偶然从笼子里跑出来，
飞到对面的大树上，久久不曾离去。
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它竟飞了回
来。岳父故意在阳台上洒了些食物，
画眉饱餐一顿，又盘旋而去。

世上有情的不仅仅是人，也包括
动物，无论它是大还是小。

二十年过去了，我竟一直不知
道这小鸟是什么品种，不过记得小
白与小灰的名字以及它们的故事，
也就足矣。

小白与小灰
胡 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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